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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览这种种现象，大体上仍可归纳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抢救（面临消
亡的传统）与（赶紧面向观众而）创新。以下我试作分头评述。  
     
                                 先说“昆
曲”  
     
    关于“昆曲”的界说，各方面的记载原本大同小异，此处不拟多谈，姑举近期
以来通俗介绍两条：一、《昆曲辞典》开宗明义节一个条目云：  












    二、王若皓君答《文史知识》期刊“特别关注”之问：  



















                                    次说
传统  

























    这里要老老实实地把同行们普遍的看法——说目下传统折子约摸有二百出的具
体名目排列出来，谨供参考。[2]  
    官生戏  
    《琵琶记》 廊会 书馆  
    《荆钗记》 ○见娘  
    《长生殿》 定情 赐盒 絮阁 密誓  
    ○惊变 埋玉 联铃 ○迎哭  
    《白罗衫》 ○看状  
    《千忠戮》 ○八阳 ○搜山（打车）  
    《贩马记》 写状 ○三拉团圆  
     
    穷生戏  
    《永团圆》 击鼓堂配  
    《金不换》 ○守岁 ○侍酒  
    《还金镯》 ○哭魁  
    《乡襦记》 ○卖兴 ○当巾 ○打子 ○莲花 ○剔目  
    《彩楼记》 ○评雪辨踪  
     
    巾生戏  








    《玉簪记》 ○茶叙 ○琴桃 ○问病 催试  
    秋江  
    《西楼记》 ○楼会 ○玩笺 ○错梦 拆书  
    《红梨记》 ○亭会 三错 花婆  
    《花魁记》 ○湖楼 ○受吐 独占  
    《牡丹亭》 ○惊梦 ○拾画叫画  
    《白罗衫》 游园 井遇  
    《浣纱记》 拜施 分纱  
    《邯郸梦》 ○扫花 ○三醉  
    《白蛇传》 烧香 ○断桥 合钵  
    《狮吼记》 梳妆 ○跪池  
    《百花记》 百花赠剑  
    雉尾生  
    《连环记》 ○小宴 ○梳妆掷戟 起布 回军送冠  
    《白兔记》 ○出猎 ○回猎（又作旦）  
    五旦戏  
    《荆 记》 绣房 别祠 女舟 钗圆  
    《长生殿》 定情 赐盒 絮阁 密誓  
    惊变 埋玉（以上又归官生戏里）  
    《邯郸梦》 ○（扫花）  
    《孽海记》 ○思凡 下山  
    《西厢记》 宁东 跳墙着棋 佳期 拷红  
    《浣纱记》 （拜施） （分纱）  
    《风筝误》 惊丑 前亲 逼婚 茶圆  
    《狮吼记》 ○（梳妆） 游春 ○（跪池） 三怕  
    《牡丹亭》 ○闹学 ○游园 （惊梦） 寻梦  
    《连环记》 拜月 （小宴） 大宴 （梳妆掷戟）  
    《绣襦记》 （莲花） （剔目）  
    《金不换》 （侍酒）  








    《南柯记》 花报 瑶台  
    《白蛇传》 水斗 （断桥）  
    《玉簪记》 ○（茶叙） ○（琴挑） （问病） 偷诗  
    姑阻 失钓 （秋江）  
    《幽闺记》 走雨 踏伞  
    《千金记》 别姬  
    《占花魁》 ○（湖楼） ○（受吐） （独占）  
    《水浒记》 借茶 活捉  
    《翠屏山》 杀山  
    《渔家乐》 卖书 纳姻 渔钱 端阳  
    藏舟 相梁刺梁 羞父  
    《蝴蝶梦》 说亲 回话 劈棺  
    《风云会》 送京  
    《金雀记》 乔醋  
    《红梨记》 亭会  
    《跃鲤记》 芦林 （又正旦）  
    《西楼记》 （楼会）  
    《白罗衫》 （游园）  
    六旦戏  
    《翡翠园》 盗令  
    《牡丹亭》 ○（游园） （惊梦）  
    《艳云亭》 痴诉 点香  
    《麒麟阁》 激秦  
    《西厢记》 （跳墙著棋） （佳期） （拷红）  
    正旦戏  
    《烂柯山》 ○逼休 ○悔嫁 ○寄信相骂 ○痴梦 ○泼水  
    《琵琶记》 ○剪发卖发 ○描容 ○别坟 盘夫  
    （廊会） （书馆）  
    《寻亲记》 出罪 府场  








    《焚香记》 ○阳告  
    《风筝误》 后亲  
    净  
    《吴天塔》 五台会兄 激良  
    《虎囊弹》 山门  
    《三国志》 ○训子 ○刀会 古城会 水淹七军  
    《西川图》 三闯 负荆 ○花荡  
    《风云会》 ○（送京）  
    《天下乐》 ○嫁妹  
    《双红记》 击犬盗綃  
    《宵光剑》 闹庄救青  
    《不伏老》 敬德装疯  
    《千金记》 鸿门宴  
    白面  
    《荆 记》 ○参相 男舟  
    《鸣凤记》 嵩寿  
    《鲛销记》 ○写状  
    《燕子笺》 ○狗洞  
    《烂柯山》 （寄信相骂）  
    《东窗事犯》 扫秦  
    老生（外、末）  
    《长生殿》 ○酒楼 ○弹词  
    《满床笏》 卸甲封王  
    《麒麟阁》 （激秦） ○三档  
    《连环记》 ○议剑  
    《渔家乐》 （卖书） （纳姻）  
    《铁冠图》 ○别母乱箭  
    《琵琶记》 ○扫松  
    《精忠记》 交印 刺字  








    《浣纱记》 ○寄子  
    《八义图》 闹朝扑犬  
    《荆 记》 开眼上路  
    《鸣凤记》 ○写本斩杨  
    《邯郸梦》 ○云阳法场  
    《寻亲记》 出罪府场  
    《金印记》 ○六国拜相  
    付、丑戏  
    《儿孙福》 ○别弟 ○宴会 ○势僧  
    《孽海记》 ○（下山）  
    《寻亲记》 ○茶访  
    《渔家乐》 ○（相梁） ○（刺梁）  
    《跃鲤记》 ○（芦林）  
    《鲛绡记》 ○（写状）  
    《燕子笺》 ○（狗洞）  
    《玉带记》 ○别巾  
    《八义记》 评话  
    《连环记》 ○（议剑） ○献剑  
    《西厢记》 游殿  
    《拜月亭》 请医  
    《鸣凤记》 吃茶  
    《水浒记》 游街 别兄  
    《绣襦记》 收留 ○教歌  
    《红梨记》 醉皂  
    《琵琶记》 拐儿  
    《牡丹亭》 ○问路  
    《东窗事犯》 （扫秦）  
    时剧 ○借靴  
    （原注）划有“○”者为必修剧目；划有（ ）者为重复剧目。  















    如果再进一步探讨，问题会更多更复杂。如大家看法一致的剧目，落实到师承
又何弃何？我们把眼界稍放宽些，不妨举出下面一例：  












    有些人欣于某方、某地的昆曲才是“正宗”，舍此之外，都不足数。对此，我
不敢苟同，因为这是在艺术上要求“定于一尊”式的“一刀切”；我们在诸多方面搞过
“一刀切”，吃的苦是够深的了，还能引用昆剧艺术中来吗？ [3]  
    总括以上，可以归结为一条：只要是昆曲的传统，不论何方、何地、何派，总
是不停地在变化着的，也总有不少优秀剧目是该学该“传”的。由此，我特别怀念敬爱
的徐凌云先辈！而且有必要说到雅部。  
                                     三
说“雅部”  






















统”。据徐老在《昆剧表演一得》中自述，20 世纪的 20 年代中，在苏州，有曲友在全
浙会馆串戏。他从上海赶去，被强拉上台演《小宴》里的吕布。他一时无备，情不可却
答应了——不料样样都有，独缺吕布身上的月白官衣，怎么办呢？  







    吕布上场，也有新旧两种方面。……这样，似乎比旧规威风一点。我的一得之
愚，不坊提供参考。”[1]  















    “以右手数指，在桌上抡弹作声。这一小手法，和定席时弹吕布角带，都是邱
梓琴的创作，现在成为定例了。”  
    邱梓琴来自何处？且看徐老先生对这出《小宴》开首总的介绍：  
    《小宴》在舞台上是出热门戏，擅长此剧的，不论专业老艺人，业余昆剧家，
很多很多。据我所见到的，认为业余昆剧家周紫垣、邱梓琴两位的合作， 为出色。 




    我想，我们不必再去追查周紫垣、邱梓琴两位合作的《小宴》的渊源，因为作
为传统名剧《连环记》，它流传在昆剧舞台上至少已有了三百数十年。无数的专业老艺
人、业余昆剧家都是舞台演出的实践者。  
    关键在于：为什么近百年来这出戏以业余昆剧家（曲友）周、邱两位的合作
“ 为出色”？“至今成为典型”。  
    这就要强调说到本节标出的“雅部”。  






    张岱（1597-1690？）在《陶庵梦忆》中多处写到昆曲。先说张家的《张氏声
伎》：  











    可见张家豢养家班历年之久，因而伎艺“愈出愈奇”；同时期“讲究此道”者
如范长白，邹愚公诸先生都名闻迩遐，即不问可知矣。书中卷八县体记阮大铖家的《阮
圆海戏》云：  















    这就是张岱眼中的彭天锡，“出出皆有传头”，“串戏五六十场，而究其技不
尽”。我每次读到这则三百年前的记载，总觉得张岱就在描绘现代的徐老夫子——徐凌
云，真同样可赞叹是“余尝见一出好戏，恨不得法锦仓裹，传之不朽”！  




    吴下人曾说，若是拿着强盗，不要把刑具拷问，只唱一台青阳腔（属于弋阳腔
系统的一种声腔）戏与他看，他就直直招了，盖由吴下人 怕的这样曲儿。[1]  











    话说到此，我认为 生动深刻地描绘清初康熙年间昆曲从艺人员面目的资料应
举戴名世（1653-1713）《忧庵集》：  









    这里，戴名世点出了昆腔艺术实为“奇器淫巧之作”，扮演生旦的“少年子
弟”“人多为所蛊惑”，于是先于昆曲而流行南北的弋阳、海盐两腔“仅为田野人之所
而已”！  
    戴名世指明的现实反映到古典小说的描绘上，我们可以举出曹去晶《姑妄
言》、吴敬梓《儒林外史》、李绿园《歧路灯》、曹雪芹《红楼梦》等长篇，各有生动
具体处，但限于篇幅，恕不铺叙。  
    与此稍后，即有李斗《扬州画舫录》对“雅部”和“花部”加以概括性的说
明，盖到乾隆后期，“雅部”昆腔已是它本身发展到水到渠成之时。《扬州画舫录》记
当时经济实力 雄厚的：  
    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
泰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  















    如此这般，被称为“雅部”的昆曲就此走向了，戏曲折子戏时代的一个光芒四
射的空前未有的道路！  
    与此相对应，也就是昆曲大本戏创作急趋衰亡的时期。  
    清楚说明以上两项事实的是我国戏剧史上一部权威的戏曲选本《 白裘》。这
里先转引《中国曲学大辞典》中的该条相关文字：  









    《 白裘》所载诸剧多依当时伶工实际演出所用之剧刊印，尤其是情节科白部
分与作者原本有较出入，且收录部分罕见刊印之清初流传的高腔、乱弹、梆子腔等花部
剧作，均为其较显著之特点及价值所在。[1]  
    自清初到乾隆后期约一百数十年间，各种《 百裘》的不同编刊者难免对各种
戏曲演出爱好有所不同，因之所选剧目必然难求一致；但是纵览各本内容，作为雅部的
昆腔无疑是占有选出的压倒多数——昆腔戏的社会影响自不言可喻。  















    当时我没篇幅谈某些“时剧”变为“雅部”传统的一部分，现借助本文再补叙
一段以求一快。  
     
                                 四 说从花部
改成雅部  
     




    1．元明清杂剧（自《单刀会》到《吟风阁》）  
    2．南戏和传奇（自《荆叙记》到《财源辐辏》）  
    3．小本戏、新戏和灯戏（自《红楼梦》到《海潮音》）  
    4．“时剧”（包括高腔、吹腔、武班戏）  
    其第一类仅有 17 出戏，而在昆腔戏自 16 世纪中叶后兴起见于创作的只有《四
声猿·骂曹》、《吟风阁·罢宴》两出，所占比例极微，可以勿论；我只是倾向自《单
刀会·训子、刀会》以下的 15 出“杂剧”都应视作“雅部”的祖辈。  








    我们决不能下断语，说各种戏班的传统“南戏”均是从昆班的路子而模仿的。
倒是从反方面看，是昆腔的演出改造了“南戏”的俚俗面貌而形成了典雅精致的“雅
部”，并一直延续保留到现代较为合理。  





















    后另有一组剧目，陆萼庭兄收录时特作说明，很有意义。他说：一些剧目，
“正式昆班从来不见演出，后经改搭京班的个别昆剧名艺人加以搬演，受到欢迎，于是
他就被视为昆剧剧目。现一併附录于此，以见剧目积累的由来。”它们依次为：  
    《赠剑》《点将》（《百花记》中两出）  
    《补缸》  
    《打花鼓》（身段繁多，后来成为昆班学生贴旦开蒙戏）  
    《闹海》  
    《挑车》  
    《控庄》  
    《偷桃》《盗丹》《闹阙》《布阵》《擒猴》《炼丹》  
    《奇双会》（即《贩马记》，此戏道光初已进入宫迁，与昆腔折子戏列在一起
演出）  













    让我先引用徐凌云《昆剧表演一得》中关于“时剧”《借靴》的说明：  







    这一段话既全面又适观，到今天，难道能有向个学者会抓住《思凡》、《下
山》、《罗梦》、《芦林》等说这些戏算不得昆剧！有必要吗？  




    其时昆班，从未见过演猴子戏的，后来，宁波老庆本昆班来沪，曾演出昆剧
《借扇》。韩世昌剧团初次到沪演出，我看到了郝振基演的《安天会》，更引起了兴
趣，就请林树棠给我说了个轮廓，身段方面，许多地方是采取郝振基的。……  




    本文的题目“昆曲，是抢救？还是创新？”如以徐老先生一生从艺昆剧六十多
年的经历说，他大概没有想到“你们是怎样想起来的”。固然历史上有些乱弹戏都可以
吸取到昆班里成为了传统剧目，而昆班的底子又那么丰厚，还大呼“抢救”干什么！ 
    但客观事实非常残酷，作者对此仅以较短的“收尾”来作一小结，并求教于各
位同好。  
     
                                     收
尾  












    但当时确有一种普遍的论点起到了引导的作用，现在回想，不禁会令人茫然。
事见《昆剧表演一得》第二集出版时的俞振飞序。他欢呼“一得”的问世，第一个主要
原因是以为：  
    经过反动统治的长期摧残，昆剧衰落已数十余年，有很多珍贵的传统表演艺术
渐渐失传，如果不予抢救，可能从此湮灭，这对昆剧的重新发扬光大阻碍很大。  
    我们若环顾戏曲界左右情况，仿佛反动统治的长期摧残，面对的主要昆剧这个
“国粹”。清末民初的京剧和河北梆子不是在大发展么？稍后兴盛的女子越剧，不是在
抗日战争时期有气象更新么？  





    到今天 21 世纪初，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接班人也都年届花甲。他们肯定是
仅存“雅部” 后一班的搏杀者？这一班再缺乏后继者，不堪设想的“广陵散”终会时
到临头。  
    灵丹妙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只有一点简单的设想：回顾 1979 年三位传字辈
“分何继承剧目”（当时第一代接班人 40 岁上下，已经学昆剧有二、三十年），选择
明清传奇每本有传统四出以上较有根基者为主干，至今多数有老师的亲授，它们是： 
    琵琶记 荆叙记  
    长生殿 绣襦记  
    玉簪记 西楼记  
    牡丹亭 白蛇传  
    连环记 南西廂  
    风筝误 渔家乐  








    铁冠图 吕花魁  
    或者再加上比较容易恢复旧貌的——  
    浣纱记邯郸记  
    义侠记钗钏记  
    蝴蝶梦 白罗衫  






    “雅部”的“雅”决不需要大制作，它要的是“细水长流”。那种“领导是基
本观众，政府是主要投资者，得奖是主要目标，仓库是 后归宿”的剧坛现状是绝对要
不得的。  
     
       
  
胡忌先生此文，2005 年 4 月 22 日在台湾桃园“世界昆曲与台湾脚色”昆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先
后发表于《戏剧艺术》2005 年第 4 期、《新华文摘》2005 年第 20 期。 
  
  
电子文本取自： 
http://www.ywsl.com/bbs/bbsshow.aspx?id=18540 
  
 
